
调查

“病耻感”让在校生得病
不易被察觉

曾是抑郁症重度患者的张腾坦承
他接触过的不少同龄病友，他们在初期
时往往不愿示人。公开统计显示，我国
每年自杀死亡的人数至少是13万，而其
中40%的自杀死亡者在自杀时患有抑郁
症。

随机采访的学生普遍觉得抑郁症
并不遥远，但对其基本知识和诊疗却不
甚了了。北京回龙观医院院长杨甫德在
去年末一次采访谈到当前中国抑郁症
患者数量超过2600万。从北京市综合医
院开展的流行病学调查数据中看：近
10%的患者有抑郁，只有不到10%的人接
受过专科诊治。

由于心理问题有很大的隐藏性，如
果当事人回避， 老师们也难以发现，高
校对抑郁症学生的前期筛查难度可见
一斑。

硕博士抑郁
已呈现升高趋势

北京高校心理素质教育研究会名
誉会长蔺桂瑞教授这些年来一直在进
行“大学生心理危机群体”的调查研究。
通过大量的案例分析，她发现这些大学
生抑郁症群体都有一些共性， 例如：拥
有不良家庭关系或亲子关系的学生占
比较高； 研究生数量目前虽然占比不
高，但已呈现出升高趋势。

相较于本科生，与小鱼相同遭遇的
硕博士们，面临着更多经济、学术或家
庭的多重问题，他们承受的压力更大更
复杂。章文回忆曾危机干预过一位男博
士，当时这位博士1个月不洗澡。“读博6
年却无法毕业。诱因就是论文和导师的
冲击，他最终只能休学。”

现行的大学管理体制，高校的心理
教育对于研究生群体的覆盖率远不及
本科生。针对研究生的心理健康关注度
不够的话题，一位不具姓名的高校心理
咨询老师对此解释：“这种情况有一定
客观原因， 包含着高校机构设置的因
素。一般而言，心理健康中心归属于高
校的学工部，而学工部往往负责本科生
的相关问题，对于研究生方面的工作属
于协助性质。” ■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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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重点高校40名学生被确诊抑郁
“天之骄子”咋还抑郁了？

电话接通的那一刻， 听筒那头迟疑了好几秒，缓
缓地吐出：“你好， 我想咨询下抑郁症相关的问题，已
失眠3个月了……”

当了三年接线的学生志愿者小卿遇到这样声称
自己抑郁症的来电者，依然会紧张到手心冒汗。

该热线主任秦琳每日在线的6小时会接到三四
个学生的电波求助。另一所在京著名大学心理健康教
育中心负责人章文(化名)则说：“据粗略统计，5年前，
10个咨询对象里平均一两个有抑郁症， 而现在则上
升到3－4个。”

目前，北京的高校一般设有心理健康中心，主要
负责心理排查、心理健康教育、心理课和咨询等工作，
学校还安排专职的心理教师， 配备专门的咨询中心。
这里，虽然不能像专业医院做临床诊断，却是预防危
机和筛查抑郁的第一道“防线”。

在谈起遭遇心理危机的大学生群体时，长期在大
学心理咨询一线工作的章文直言道：“他们中患有抑
郁症的占比较高，去年中心约有1500人次的来访量，
抑郁症占到咨询人数的两成。经我们统计，全校共有
40名学生确诊为抑郁症， 算上实际患病却没来咨询
的，这个数字应该还会更高。”

大学抑郁总结起来差不多分四大类问题： 学业、
人际恋爱、家庭、人生意义追问。他们对生活失去兴
趣，无意义感，严重的会出现自杀倾向。关于学生的心
理危机问题，每个学校的情况也不大一样。艺术类大
学偏重情感问题，而综合性重点大学则偏重于学业。

“我不够好”，是中心来访学生们口中出现的高频
词。有悖于“学习好心理就好”惯常想法，成绩优秀的
重点大学学生在抑郁群体中已经占有一定数量。

毕业该说再见时，博士生三年级的小鱼(化名)却没
有出现在今年师门散伙饭局，她病了。在和抑郁症搏斗的
漫漫长路上，小鱼的论文答辩已然遥遥无期，毕业只能顺
延。她说这病没有伤口，没有流血。“抑郁起来，不要逼我，
千疮百孔，四处漏风。”

小鱼，就读于北京海淀某知名大学的文科专业，一向
寡言内向的她， 却在社交网络上异常活跃， 几乎天天更
新。翻看小鱼的微信朋友圈，一般不会察觉到她患上抑郁
症，并已5年之久。当在朋友圈吐槽成为一种公然“卖萌”
方式， 鲜有人注意到她偶尔敞开的孤独和痛苦， 今年新
年，她曾写下“要接纳最好和最坏的自己”的句子。

从确诊为抑郁症至今，她犯了三次病，两次在国内，
一次在国外交换期间。 最近一次病发是在写作博士论文
期间，被论文和就业的双重压力所困扰，几个月来她常失
眠，身体状态也越来越差，抑郁再次来袭。“注意力下降，
记不住东西，根本就写不下去。吃过数十种抗抑郁的药，
忍受过恶心无力、浑身酸痛的副作用，这些和抑郁本身的
症状混在一起，生不如死。”

当被问起什么原因得上抑郁时， 小鱼有些茫然，“要
知道生病的具体理由， 我就不会抑郁了， 它就像感冒一
样，一不小心就上身了。”硕士二年级她出现整夜失眠，恐
慌之中她不断逼问自己为什么会这样。睡眠紊乱，学习随
之瘫痪，“当初就连煮个饺子煮粘锅， 我都要进行深刻的
自我批判， 然后上升到自我怀疑，‘你现在连个饺子都煮
不好啦！’”在好友的几经催促下，她才来到学校心理咨询
中心， 接受几次辅导后， 心理老师建议她去北医六院看
看，很快被确诊为重度抑郁。记者采访的多个抑郁大学生
的病例，大多数都有过“人前坚强，人后沮丧”恶性循环的
挣扎，他们罹患上的是隐匿型抑郁症。

成绩优异学生比重较大 无法论文答辩

个案

特点

关注三湘都市报微信
看E报。

7月，成千上万的大学毕业生即将奋身投入新角色，在离别的喧闹声中，有这么
一群人站在角落一直沉默，这是高校中不断增多的抑郁症患者，他们正经受着常人难以
理解的痛苦、孤独与隔离。

写完毕业论文，找份像样的工作，对此刻的他来说，着实艰难。记者近日调查发
现，在京一重点大学有40人被确诊为抑郁症，约占到学校心理咨询中心访问量的两
成。智商高、求胜心强的大学生，已然成为抑郁症高发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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